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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精神的内生境遇探析:
历史溯源、存在特质及其实践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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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商精神在现代管理境遇中能否内生ꎬ从其历史溯源、存在特质和实践内生等几个

维度进行递进式分析ꎮ儒商(精神)的存在特质就是基于中国本土文化场ꎬ以商业文化的探讨为

指向ꎬ探讨管理哲学视野下的组织文化的儒商(精神)向度ꎮ这种定位在儒家强文化势能塑造的

惯习下ꎬ在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导向管理精致化的管理文化时代体现的管理模式中ꎬ其存在有实践

需求ꎮ它的根基是具有中国本土传统文化支撑的商业意识形态ꎮ中国古代的儒商精神内生是从广

域单一儒家文化场内生出儒商精神ꎬ而面向未来的儒商精神内生是从多元商业文化备选境遇中

选择儒商精神ꎬ两种内生状态、程度迥异ꎮ面向未来对儒商(精神)在商业实践中内生应保持谨慎

的乐观ꎬ因为在强国家主义主导下的传统儒家的强政治文化资源若仍主导儒商精神的塑造与重

构ꎬ其既可以导向积极的儒商(精神)ꎬ也可以因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消极内容使儒商(精神)在面

向未来中导向一种颓废的商业意识形态ꎮ儒商(精神)面向未来实践需要重构ꎬ面向儒家原生资

源挖掘其创造性、生生不息、有情有义的精气神ꎬ这可以优化并更新儒商精神内涵ꎬ为新时代全球

化中的工商业文明的塑造提供更多的希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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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企业家精神塑造需要合宜的文化基质支撑ꎬ儒商(精神)的学术探讨对于中国企业家精神塑造很重

要ꎮ对于儒商学术探讨ꎬ有些学者积极地支持、推广儒商(精神)ꎻ但更有学者对现代商业伦理中套用儒商

精神持否定态度ꎬ其代表者有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ꎬ其理由有二:第一ꎬ儒家文化诞生于农业社会ꎬ是农耕

文明的代表文化ꎬ而当下是工业社会ꎮ两种社会类型迥异ꎬ以农业社会为载体孕育的儒家文化如何与工业

社会契合?!儒家文化在工业社会中ꎬ只能留在自己家中ꎬ不用在全球化商业实践中张扬ꎮ第二ꎬ现代商业社

会已累积了一些达成共识的商业伦理[１]ꎮ中国要融入全球现代商业文化之中ꎬ主要遵守西方已经积累起

来的现代商业伦理ꎬ何必花更多精力来探讨儒商精神!这种质疑切中要害ꎬ我们必须正视并回应儒商精神

在商业境遇中能否内生、是否需要内生的质疑ꎮ

二、 儒商(精神)内生探讨的三个维度

儒商精神内生探讨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历史溯源维度ꎬ儒商精神的历史溯源是探讨儒商精

神在既有历史中的存在状态ꎮ儒商精神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存在状态ꎬ基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ꎬ其就有内

生理由ꎮ因为儒商精神已长期存在并据此形成一定的地方性文化“场”进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势能ꎮ商
人只要生于这种既定的文化场就已“被抛”入其中ꎬ而且长期熏陶形成一定惯习ꎬ这种惯习虽在不同时

代有不同表现ꎬ但这种文化“场”长期形成的状态ꎬ其中的人是很难抹杀这种文化惯习对其的渗透性影

响ꎮ第二个维度是探讨儒商精神的存在特质ꎮ它是通过对儒商精神历史定位与实质定位ꎬ同时结合现代

组织文化探讨指向点进行分析ꎬ这里的管理境遇指向不仅是管理制度———不仅是结构性的ꎬ而是把管

理制度———组织结构纳入组织与人的互动组织文化关系中来界定管理境遇ꎮ在管理境遇中讨论儒商精

神的存在特质ꎬ并定位儒商精神的内生机理ꎮ第三个维度是实践内生向度ꎮ儒商精神的探讨是面向管理

实践的———面向管理境遇的ꎮ①本文探讨的这三个维度不是孤立的ꎬ而是相互依存的ꎬ尤其是儒商精神

内生的探讨首先依存于第一个维度ꎬ基于第一个维度来提炼出第二个维度ꎬ结合前两个维度探讨面向

未来的儒商精神的实践内生ꎮ基于历史、当下和未来的纵向分析与理论和实践的横向分析来探讨儒商

精神的能否内生、如何内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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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指的面向管理实践ꎬ就是深入到纵深性的管理境遇中ꎮ



三、 儒商(精神)内生的历史溯源

(一) 商、儒商的概念释义

“商”这个词最早作为特定称谓是与中国历史中的商王朝有关ꎬ但中国古代的商王朝ꎬ更多指向一个

地名ꎬ与本文探讨的儒商中的“商”还不是一个所指ꎮ中文含义中“商”其最初是交换或者说商谈的含义[２]ꎬ
最初是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中体现出来的物物交换中人与人的沟通状态ꎮ中国古代的“儒”ꎬ其含义丰

富ꎬ但我们这里的“儒”ꎬ认定为孔子创立的学派———儒家ꎮ宋代以降ꎬ尤其是宋代张载、“二程”、朱熹等深

挖儒家文化的理学内涵ꎬ并形成统治者、社会精英(儒仕)共同“崇儒”的境遇ꎬ①基于此ꎬ从广义上看儒家文

化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主流ꎬ在本文中中华传统文化也统合为杂糅各家后的“儒家”文化ꎮ本文指

定的儒商精神状态就是基于儒家文化这种历史地位来定位ꎮ基于此ꎬ我们首先要从整体上看儒商(精神)ꎬ
它就是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正能量倾向的商人、基于儒家文化气质的理想人格、商业伦理的统合指

认ꎮ这种彰显是历史累积形成的ꎮ

(二) 儒商(精神)发展的历程

１. 第一波ꎮ儒商(精神)历史发展的第一波ꎬ其代表人物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子贡(公元前５２０年—公元

前４５６年) [３]ꎮ他生于百家争鸣时代ꎬ那时作为既是商人又是儒家弟子双重身份的人却很少ꎬ第一个具有这

种双重身份的人就是孔子著名弟子子贡ꎮ子贡的这种双重身份ꎬ为“儒商”这个称谓奠基提供了元初人物

的支撑ꎮ不过ꎬ那个时候还没有“儒商”这个称谓ꎬ是我们后来人追认子贡为“儒商”第一人ꎮ这样提炼出的

“儒商”指的是儒家人士经商或是商人信奉儒家思想ꎮ此时的“儒商”还仅仅是个别人指向ꎬ作为整体性的

“儒商”群体和“儒商”文化状态还很不明显ꎮ只有经过汉武帝“独尊儒术”ꎬ②尤其是经过(北、南)宋朝ꎬ儒
家思想变得更加全面扎实地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③———已不仅仅是普遍性推广的一种思想派别ꎬ
而是成为中国社会精英的核心精神支柱④———成为上上下下认可倡导的一种主流文化或者说一种官方正

统文化ꎮ在这种背景下ꎬ北宋商人在社会上地位开始提高ꎬ⑤使社会上鄙视商贾的传统有所改变ꎬ商人也开

始按照社会主流价值规范的儒家文化要求自己ꎮ
２. 第二波ꎮ北宋灭亡后ꎬ中原儒家文化重心因官方政权南迁而南迁ꎬ南方的江浙淮一带出现了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的汇聚ꎬ儒家文化繁荣的地域与商业发达的地域更高度重合ꎮ儒生与商人两类群体可能也

会重合ꎬ⑥基于这种重合ꎬ本文认为ꎬ儒商发展的第二波就发生在南宋之后ꎬ到明朝这种合流的趋势更明

显ꎮ商人的社会地位虽起起伏伏ꎬ但总趋势是随着历史发展逐渐提升ꎬ其社会地位提升的原因是社会主流

文化是儒家文化ꎬ社会主流阶层是儒仕ꎬ基于此商人接触儒仕并钦慕ꎬ商人也受到儒家文化耳需目染逐渐

体现儒商特色ꎮ在这种主观诉求下ꎬ学术界一般指认儒商现象在明清之际变得广泛ꎮ这意味着“儒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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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对王朝统治者、社会精英共同崇儒状态ꎬ参见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ꎮ
董仲舒助力汉武帝把“尊儒”作为国策ꎬ佐证是«汉书􀅰董仲舒传»中“推明孔氏”ꎬ在«汉书􀅰武帝纪»中“孝武初立ꎬ

􀆺􀆺表章«六经»”ꎮ当然ꎬ以六经代表儒家文化也意味着这时的儒家已是杂糅各家ꎮ
儒家文化在先秦仅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政治派别ꎻ汉武帝后ꎬ它从一个文化政治派别上升为主流文化政治派别ꎻ隋朝

设立科举制ꎬ到北宋及其之后ꎬ科举制的内容逐渐以儒家内容为主导ꎬ官方文化教育、民间文化教育素材也选取儒家文化为

主导内容ꎬ这使儒家文化成为普遍认同的官方兼而民间主流的意识形态ꎮ这种状态自从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制的指导

性教材后变得稳固ꎮ
这可以参见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ꎮ
姜庆湘等先生的论文较早论证了此观点ꎮ
其中比较多的方式是一个家族中有经商的ꎬ也有通过经商致富后转而期望后辈入仕或与儒士有姻亲的ꎬ所以就出现

“父商子仕”“榜前择婿”ꎮ参见田欣. 父商子仕ꎬ宋代商人家庭成员身份的代际更替[ Ｊ]河北师大学报(社科版)ꎬ２０１１(２):
１２８ꎻ田欣编. 宋代商人家庭[Ｍ].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３:８６.



一个社会群体第一次产生[４]ꎬ而非像以前朝代ꎬ儒商出现仅仅指向个别人ꎮ当然ꎬ明清之际的“儒商”还被

称为“儒贾”ꎮ只不过在明清之际的儒商(贾) [５]ꎬ既有褒义[６]ꎬ也有贬义———儒商群体中可能有一批儒生科

举不第ꎬ因家族影响或生活所迫而经商[７]ꎮ一般儒生看不起弃儒经商的人ꎬ而这些从儒生而来的商人自己

仍表现出儒家文化本色进而彰显儒商精神ꎮ从这之后ꎬ儒商(精神)主导成分还是积极正向的ꎮ我们主张ꎬ
儒商及其精神更主要体现褒义ꎬ这种褒义的价值倾向如何而来?原因有二:其一ꎬ商人群体自身追求积极正

向价值观的诉求ꎻ其二ꎬ基于儒家文化代表社会整体积极正向价值观而商人习儒而体现儒商精神的积极价

值精神ꎮ这在明清之际体现得还不太明显ꎬ需要儒商的继续发展ꎮ
３. 第三波ꎮ儒商(精神)发展的第三波是在晚清民国之际ꎮ这时中西文明开始碰撞ꎮ这时西方因商业

的强势而形成了文明的强势ꎻ东方因国势渐弱使东方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变得相形见绌ꎮ在这种“强”与
“弱”的对比中ꎬ那些有担当能体现国家大义的儒商成为社会精英ꎬ承担起弘扬本土文化为己任而发展民

族工商业振兴中华的诉求ꎮ因在中西交往ꎬ尤其是文明对比中ꎬ激发起了国家主义情怀而彰显出儒商精神ꎮ
这种状态发展到民国时代ꎬ尤其在民国时期的中外战争中ꎬ例如中日战争时而体现民族大义的民族资本

家ꎬ发展工商业支持民族战争ꎬ在支持民族解放事业中体现儒商国家大义的情怀[８]ꎮ这在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ꎬ体现得很明显ꎬ①基于这些爱国的儒商群体ꎬ儒商精神的聚焦效应明显ꎬ逐渐奠定近代儒商传统[９]ꎮ

(三) 儒商精神的积极正面形象的定调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脉ꎬ体现在商业经营中形成了更加正向的积极的商业伦理定

位ꎬ基于此ꎬ儒商精神有了一种正向积极的价值定位ꎮ这种指向首先脱胎于儒家文化长期是官方正统的价

值风向标ꎬ其次儒家文化中也有这种担当精神ꎬ然后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在文明冲突中ꎬ中国社会精

英的文化坚守、文化自尊和民族大义体现了儒商精神的担当与责任意识ꎮ儒商的形象也变得正面积极高大

起来ꎮ这为以后儒商精神的积极指向定了调ꎮ这种正向的良好的定位为儒商(精神)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ꎮ
通过儒商(精神)历史揭示出儒商的传承ꎬ在儒商发展的第一波、第二波一直到第三波积累起儒商(精

神)正面的积极的形象ꎮ儒商(精神)的存在状态为其合理性论证提供了一种历史事实依据ꎮ这是用“存在

即合理”来体现儒商精神内生的论证理据ꎮ而儒商精神的这种定位ꎬ也为面向未来的多元文化博弈中ꎬ商
业文化取向有多种选择后ꎬ使商人积极吸纳儒商精神提供了一种积极支持ꎮ这种依据就系于其体现正能量

而体现出来合理性ꎮ这种内生更多是体现基于长期形成的文化“场”而形成的被本土社会高度认可的积极

正向价值的惯习ꎬ而中国商人被“抛入”这种状态ꎬ基于场域熏陶而造就的一种内生状态ꎮ而更深入揭示儒

商精神的内在机理ꎬ还有必要深入探讨儒商精神的存在特质ꎮ

四、 儒商精神的存在特质

(一) 从历史发展看儒商精神

以前商人更多被称为贩夫走卒或说倒买倒卖者ꎬ简称商贩ꎬ②例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面的商人形

象更多是贩夫走卒ꎮ③所以它在以农业为主追求稳定不追求社会流动的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中ꎬ一般处于

末位ꎮ而晚清民国之后ꎬ商人群体随着工商实业发生了大变化ꎬ商人指向了实业家、工厂主群体ꎬ中国现代

企业家开始成为商人的主体部分ꎮ这种实业家体现出来的实干精神———也彻底扭转中国传统社会(晚晴

之前)商人的那种倒买倒卖的流通经济中的商人定位ꎮ这对商人地位来说是质的变化———从一般性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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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民国商人状态参见傅国涌«民国商人»ꎮ
传统社会中ꎬ商人指贩卖货物从中取利的人ꎮ
例如聊斋中所说“王货郎”ꎮ



通型商人定位变成了工商实业为支撑的实干型的商人定位ꎮ①这为面向未来的儒商精神的正能量价值取

向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基础ꎮ儒商之前可能有的不好印象逐渐被一扫而光ꎮ
这种工商实业体现了儒家文化彰显的知与行的合一:“行”就是干(有助于民族振兴的)实业ꎬ“知”就

是有儒家文化素养ꎮ这时期的商人真正体现了知行合一的儒家主导价值ꎮ其深层次意义是ꎬ这种主导价值

体现的主体在晚晴之前ꎬ更多体现在读书人的教书育人之中、官吏的治国牧民之中ꎮ晚晴之后的儒商群体

通过更扎实地发展实业来体现知行合一的儒家理想ꎬ这使商人的形象有了整体向好变化的可能ꎮ工商实业

的企业家所处在不同文明ꎬ尤其是西方工商业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的碰撞时期ꎮ在这种碰撞中有儒家文化

背景的人ꎬ坚守住了儒家文化而体现出儒商精神ꎮ这种儒商精神带有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底色的特质ꎮ

(二) 从“韦伯命题”看儒商精神

在二十世纪初马克斯􀅰韦伯提出ꎬ文化与资本主义关系起源的著名命题ꎬ阐述的新教代表的基督教文

化ꎬ更能够促进资本主义发展[１０]ꎬ而他也在对比中阐述了中华文化虽在历史上很繁荣ꎬ但并没有衍生出广

泛而深入的现代资本主义商业ꎮ②后来ꎬ韦伯提出的文化与资本主义商业关系的著名命题给中国开眼看世

界尤其是留洋的一批知识人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ꎮ从韦伯命题提出之后几十年一直到当下ꎬ有些学者还耿

耿于怀ꎬ不过因为晚清民国之时ꎬ商业的状态不是孤立的ꎬ它显示着国势的强与弱ꎬ同时揭示着文化的盛与

衰ꎮ晚清民国之际的中国状态ꎬ似乎佐证着韦伯的判定ꎮ
自从亚洲“四小龙”腾飞之后ꎬ学界关注亚洲“四小龙”进而关注韦伯提出的文化与商业关系的命题ꎬ

更主要的关注是基于东方文明和现代商业关系的命题ꎬ基于此深入探讨儒商以及儒商精神ꎮ这在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后成为东亚ꎬ尤其是中日韩国家的学术热点[１１]ꎮ这个话题代表了东方文明与现代商业关系定位的新

取向ꎬ更主要是代表东方文化的儒家文化在现代商业经济中的新定位ꎮ这种学术讨论更主要集中在人文学

领域ꎬ基于此讨论ꎬ开启儒商(精神)历史发展的第四波ꎮ
这也开启了真正的儒商(精神)学术讨论ꎬ基于儒商(精神)第四波发展出理论上的中国管理哲学这个

研究倾向ꎬ其中代表人物有中国台湾地区的曾仕强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中山大学黎红雷教

授等学者ꎮ这种儒商的讨论ꎬ还有一个学科支撑ꎬ就是管理理论ꎬ这个学科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发展出了

管理的文化探讨取向ꎬ也就是说企业文化、组织文化学在西方现代管理实践中和学术界变得热起来ꎮ

(三) 管理学视野中的儒商精神

西方的管理发展从管理经验时代走向二十世纪初的管理科学时代ꎬ从管理科学又走向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一直到五六十年代的组织行为学时代ꎬ再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发展出管理的文化学探

讨ꎬ也就是组织文化向度的探讨阶段ꎮ基于此ꎬ管理学从注重经验到更加注重制度———注重管理技术、管理

模式的时代ꎬ再往前推进到注重管理文化或者是用文化来进行组织管理的时代ꎬ其具体指向是用文化来塑

造组织中的领导者、组织目标ꎬ塑造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ꎮ这也意味着组织管理不仅仅是孤立的制

度———结构性的骨架型定位ꎮ组织管理是一种管理境遇ꎬ开始通过文化来管理组织与人之间的关系ꎬ使管

理的境遇有了精气神儿———有了价值观的彰显和支撑ꎬ而以前更多是一种骨架式的结构性的管理制度探

讨ꎬ而基于组织文化探讨产生的管理的文化时代ꎬ管理学更加包容了其他学科ꎬ尤其是社会学、文化学、人
类学的成果ꎮ本文也是基于社会文化学、历史学、哲学来讨论儒商(精神)的存在特质ꎬ因为儒商精神究其

本体来说ꎬ还主要指向一种文化以及基于文化的一种人格状态、心理状态、价值观状态ꎮ基于这种文化的价

值观引导出儒商精神ꎬ把儒商精神作为一种管理的文化时代的资源ꎬ把其融入组织文化重塑之中ꎬ引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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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在晚清状元兼实业家张骞身上略见ꎮ张学君. 实业之梦张骞传[Ｍ].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姜正成主

编. 实业之父盛宣怀[Ｍ].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文昊编. 民国的实业精英[Ｍ].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戴逸主

编. 近代实业文选[Ｍ]. 成都:巴蜀书社ꎬ２０１１.
参见韦伯«儒教与道教»的译者序言ꎮ



一种新的体现本土文化又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工商业文明ꎮ

(四) 从儒家文化“场”兴衰更替定位儒商精神

到了二十世纪之后ꎬ尤其是二十一世纪文明融通的时代ꎬ多元文化博弈中传统儒家文化场已经不在ꎬ
所以有学者提出在这个时代儒家文化已殇[１２]ꎬ形成儒家文化的大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教育已不存在或

已经很少ꎬ儒商(精神)的大环境已逝ꎬ似乎儒商(精神)已没有了存在的根基ꎬ还何谈其合理性?
人生存需要精神支撑ꎬ商人也不例外ꎬ虽然当下儒家文化已处于多元文明的冲突与博弈之中ꎬ但儒家

文化自从孔子创立学派ꎬ尤其是经汉武帝独尊儒术ꎬ又通过宋朝把它上升为一种直通天际、关怀天下的社

会文化场ꎬ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看ꎬ①这塑造了中国人长期的正向价值观的惯习ꎬ这是客观的事实ꎮ虽然

原始的支撑儒家文化场的经济基础———农耕文明已被工业文明取代ꎬ但是基于儒家文化形成的这种文化

场ꎬ长期存在形成的惯性状态ꎬ导向一种文化势能的客观存在ꎬ还基于儒家小传统通过一种惯习的养

成———在生生不息的发展之中长期影响着当代中国人ꎬ也必然影响中国商业运行状态和商人安身立命的

状态ꎬ虽然那种强势的显在的儒家文化场不在了ꎬ但它仍然是一种潜在的不容忽视的文化场ꎬ就像基督教

文化在现代科学昌盛的时代其形成的境遇已逝ꎬ但基督教仍然有生生不息的状态ꎬ这说明长期的宗教文化

也已经在西方形成了一种文化场ꎬ进而形成文化势能ꎬ通过各种惯习影响着当地的人同时影响它的商业文

化ꎮ对于东方ꎬ这种儒家文化势能对商业的影响也同理ꎮ
另外ꎬ儒家文化形成的这种强大的场不仅仅是一种强大势能ꎬ它还依据着一种更加客观的载体———文

字符号仍然通用ꎮ中国当下的人仍然可以读懂孔子及其儒家文化创立者们上千年前留下的文化经典ꎬ古今

儒家文化通过文字符号的共用达到视域融合ꎬ使这种文化场贯通进而变得生生不息ꎬ使儒家文化仍体现出

强文化特性ꎬ因为它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理之中ꎬ它有共用的符号支撑ꎬ通过这种语言符号境遇和文化势能

双向加强了儒家文化在当今以及面向未来影响商业关系ꎬ影响商人的人格、行为做事的规范ꎮ这使儒家文

化对商人、对商业伦理塑造仍然有强烈影响ꎮ基于此ꎬ可以论证出儒商(精神)的这种存在特质ꎬ是一种强

烈的文化场ꎬ从宋朝之后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场变成社会意识形态兼有官方主推的文化场ꎬ又用古今通用

的这种文字载体内生着儒商(精神)ꎮ
这种儒商(精神)特质不仅仅是文化学的定位ꎬ也不仅仅是组织文化的一种类型ꎬ而是在多元文化冲

击和博弈中ꎬ其定位进一步细化为在官方主推下的一种商业意识形态———儒商精神是中国本土商业领域

的带有积极价值倾向的意识形态ꎬ而且是主导商人价值观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ꎮ这也意味着ꎬ凡是意识形

态所有的特质ꎬ儒商精神也将存在ꎻ凡是意识形态有的一些缺点ꎬ儒商精神也将保有ꎮ只是在当下讨论面向

未来重构儒商精神时ꎬ更多讨论如何优化儒商精神的正面积极的特质ꎬ儒商精神在当下尤其面向未来的实

践中需要优化ꎬ促使其更有活力的内生ꎮ
陈志武教授说ꎬ中国商人若要融入全球化商业环境ꎬ遵从或因袭西方人创下的现代商业伦理就可以ꎬ

何必还需要引进儒商(精神)这种本土传统———似乎是过时的商业伦理支撑?对此ꎬ我们认为商人处于一

定文化场中ꎬ儒商精神不仅仅是现代商业关系中商人供选择的商业伦理ꎬ它还体现本土文化的主脉而彰显

了本土文化主流的积极的价值观导向ꎮ它是中国商人精神追求中的意义世界进而东亚商人精神追求中的

意义世界———安身立命的根基与支撑点ꎮ基于此ꎬ儒商精神不是单纯的商业伦理ꎬ更是一种以强文化基因

为底色并代表地方性文化的商业伦理ꎬ在东亚文化境遇中虽然商人不排斥ꎬ甚至是也遵循并灵活使用西方

商业制度进而西方商业文化ꎬ但商人其生于这种儒家文化境遇中ꎬ使其在价值立场和精神追求上自然体现

或亲近儒商精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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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儒商(精神)的实践内生

面向未来儒商精神内生的合理性在哪儿?这是儒商精神内生讨论的关键ꎮ儒商精神探讨的基点要面向

商业实践ꎬ而儒家文化也不是纯理论构念———不是纯理论理性ꎬ①ꎬ也非仅仅用学界指认的实践理性来概

括ꎬ而是有广泛实践基础的ꎮ儒商精神的探讨ꎬ广义看它是一种实践的精神———活的实践智慧ꎮ面向未来的

儒商精神能否在实践中内生ꎬ探讨其实践内生的背景、路径、新诉求与成效变得更加重要ꎮ
面向未来ꎬ儒商精神的讨论并非孤立的单一的文化场ꎬ而是在多元文化共存的优胜劣汰对比中ꎬ求生

存ꎮ历史中的儒商ꎬ其特色是长期处于单一的文化场中ꎬ而到二十世纪ꎬ中华文明融入全球多元文明交往之

中ꎬ这使儒商精神处于前所未有的大转折之中ꎮ而在当下和面向未来更处于多元文化深度融通之中ꎬ中国

人可以把中华文化带出去ꎬ外国人也可以融入中华文化之中ꎬ在中外互通深度交往中ꎬ中国人自身也可以

选择以西方文化为基准进行生活工作ꎬ并不一定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基准来生活和工作ꎬ也就是他的生

存场域ꎬ既可以选择西方文化ꎬ也可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ꎬ这也意味着中国人并非完全地被抛入儒家文化

为主基调这种文化场之中ꎬ而是有选择文化境遇的可能ꎮ因为中国商人首先是现代人ꎬ然后再谈他是哪种

文化基准支撑的现代商人ꎮ
在这种多元文化博弈之中ꎬ中国的商人可以选择儒家文化ꎬ也可以不选择或者是抛弃或放弃儒家文化

作为其安身立命的文化基准———选择非儒家文化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化基准ꎬ虽然仍有历史存在的儒

家文化场的这种文化势能影响着他或她ꎮ但面向未来的商人的文化场是多元融合中ꎬ商业伦理、商人的人

格有了多种可能性选择ꎬ这并非坏事ꎮ儒家文化在当下和未来已处于多元博弈之中ꎬ只不过这种博弈在面

向未来的发展中ꎬ还有长期的历史文化势能支撑着它ꎬ以及现有国家政权支撑着大力发展和弘扬以儒家文

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ꎬ儒家文化形成“大传统”与“小传统”虽然在变化ꎬ但是并没有消失ꎮ这种背景使儒商

精神的实践状态ꎬ可能并不像历史上存在的儒商精神实践状态那样的强烈———有全方位的内生动力ꎬ但是

并不排斥面向未来儒商精神在实践中有内生的可能和存在的必要ꎬ尤其是有官方支持这种背景ꎬ这促使它

有在商业实践中内生儒商精神的强烈可能性ꎮ
当下的中国管理境遇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同ꎬ当下中国的管理境遇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粗放型管

理阶段发展到更加注重制度规范的精细化管理阶段———更加注重管理技术等管理科学支撑的阶段ꎬ这就

是管理的精细化状态ꎮ同时ꎬ也正在吸收或走向管理的精致化发展的时代ꎬ所谓管理的精致化时代ꎬ就是更

加注重管理的文化向度ꎬ通过文化来进行组织管理———组织中人的管理、组织本身的重塑ꎮ这种管理的精

致化时代在西方管理境遇中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并拓展的ꎬ而我们国家大约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

后ꎬ尤其是近些年来才大力发展或自觉认识到的ꎮ这使儒商精神发展有了两大支撑ꎮ其一就是通过文化向

度ꎬ这种儒家文化场域还在生生不息地发展着ꎻ其二就是管理境遇已经有了管理精致化的诉求ꎬ它需要文

化境遇支撑ꎮ这为商业实践中商人选择儒家文化提供了一种客观的可能ꎬ它是基于马斯洛人的需求不断地

升级———从物质到精神ꎬ从生理需求到更加理想的这种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的取向越来越明显ꎮ这就说明

商业实践有内生的诉求ꎬ这也为商业实践中企业家选择儒家文化提供了一种可能ꎬ前边已经提出儒家文化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国家推动的社会意识形态在面向未来中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内生可

能ꎮ而在商业管理实践发展到管理精致化的管理文化时代ꎬ更为管理境遇打造管理的文化向度时选择儒家

文化提供了一种强烈的可能ꎬ因为中国人首先选择身边的熟悉的文化ꎮ
这种选择有两种路径:既可以是一种强选择———主动地选择儒家文化来彰显出自己组织的文化向度ꎮ

在企业人对内沟通、对外公关体现儒家文化ꎮ当然ꎬ也可以是一种弱选择儒家文化的状态———在不知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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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现中国人小传统培养出来的儒家文化这种状态ꎬ在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体现弱的儒家文化作为商业管

理境遇的文化彰显ꎮ就实践来看更多体现出一种弱选择ꎬ强选择的还是占少数ꎬ其原因就是现代商业文化

仍是以西方商业文化来建构出来的ꎬ现代西方商业伦理显性体现在商业文化之中ꎬ这与几十年的现代西方

商业教育、学习西方文明、融入西方商业文化ꎬ有关系ꎮ
这样通过分析管理的文化向度指向儒家文化的强选择和弱选择ꎮ儒家文化仍然不失为一种熟悉的文

化场ꎬ它不自觉地影响中国商人、中国商业关系中的人与人的交往ꎮ因为在中华本土ꎬ儒家文化还生生不息

地发展着———这既有一些优势ꎬ也有一些消极的状态影响着现代儒商精神的发展ꎮ儒家文化内容中的消极

状态ꎬ也导致着现在中国企业家有时候不主动选择儒家文化作为自己组织中文化的主形态ꎮ即在面向未来

的实践中儒商精神是在多元文化优胜劣汰中进行创造性转化ꎬ如何具体落实儒商的内生还要看每一个中

国企业家、中国管理者ꎬ如何自为、自处ꎮ
不过ꎬ在跨文化交往之中ꎬ儒家文化的这种重视情义、重视人伦情感ꎬ重视实用与变向沟通的特色ꎬ这

与西方商业伦理之中的契约主义尤其是强契约主义提出来的刻板状态、冷冰冰的状态不一样ꎬ在这种不一

样中体现出儒商精神的功效ꎬ这也确实为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商业交往中赢得了一些口碑ꎬ同时赢得一些实

实在在的利益ꎮ这可以通过中国近年来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商业拓展成果略见一斑ꎬ尤其是央视采

访“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具体细节之中体现出来ꎮ中国商人在非洲ꎬ与非洲当地人打交道

的时候ꎬ并非单纯地、刻板地遵循或仅仅运作以利益为中心的契约主义的规则ꎬ而是在遵循这种契约规则

之中能更体现出中国人特有的儒家文化的特色ꎬ体现人情沟通为先的状态ꎬ这其实为商业关系提供了一种

积极正向的润滑剂ꎮ

六、 面向未来儒商(精神)内生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中国企业商业实践中ꎬ当代的中国人不是传统的中国人ꎬ并不是完全被抛入儒家文化之中ꎬ儒家文化

并不是当代中国人的唯一选择尤其是年轻人已经处于多元现代文化交流的ꎬ尤其是西方文化强烈渗透的

这种境遇之中ꎮ基于此ꎬ西方的商业伦理必然深刻影响着中国年轻一代ꎮ在晚清之前ꎬ儒商精神是在纯儒家

文化境遇ꎬ尤其是儒家文化作为正统———绝对主体的文化境遇下塑造的ꎮ儒家文化代表着商人不二选择的

理想人格、商业文化正能量的主导价值取向ꎮ而在当下并面向未来的商业实践中ꎬ中国企业人在商业实践

可能内生出体现着儒家理想人格的积极正能量的儒家文化取向ꎬ也可能内生出其他文化塑造下的理想人

格和商业文化导向ꎮ现代企业人彰显儒商精神仅仅是一种可能性ꎬ这意味着儒商精神在现代管理境遇中内

生带有可能性ꎮ
面向未来儒家文化仍处于中国社会关系中“小传统”塑造培养的生生不息的发展之中ꎮ商业关系中还

有内生出儒商精神特色的极大必然性ꎮ因为ꎬ儒商文化塑造的是一种特定境遇ꎬ只要人进入到这种境遇中ꎬ
那就容易选择儒商精神ꎮ外国友人长期在中国受儒家文化境遇熏陶ꎬ享受着并主动选择了儒家文化支撑其

工作生活境遇和交往境遇ꎬ尤其是对外国商人来说ꎬ也就能体现出儒商精神、儒商理想人格ꎮ即儒商的个体

出现是不特定的ꎬ但儒商群体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ꎮ
综合来看ꎬ基于历史文化场ꎬ基于其存在特质ꎬ基于儒商理想人格所展现的跨文化交流魅力与优势ꎬ基

于在面向未来国家意识形态有意引导ꎬ基于管理阶段发展到管理精致化时代的内在诉求ꎬ这种多种因素使

儒商群体及儒商精神的发展ꎬ仍有内生的必然性ꎮ当然ꎬ对于具体的个体和企业来说ꎬ也有其偶然性ꎮ是哪

些具体基质支撑儒商精神内生ꎬ有必要探讨ꎮ

七、 儒商(精神)内生的具体状态与元基准

面向未来的儒商精神具体指向什么?对此ꎬ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有诸多讨论ꎬ尤其是结合传统儒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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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具体思想、概念讨论儒商精神ꎮ这也是儒商话题在当下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不过ꎬ若仅仅

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典型概念ꎬ照搬到儒商精神的界定中来ꎬ其实并不能完全体现当下的儒商精神的新诉

求ꎮ因为真正的企业家需要在现时代自己的实践中内生———摸索体会儒商精神ꎬ认同并建构符合时代精神

的儒商精神ꎮ儒商精神就现在商业实践来看还是一种“虚”的状态ꎮ这种“虚”ꎬ就是不确定指向ꎬ例如儒商

精神没有精确地进行界定ꎬ因为儒家文化在历史演变中也会发展出多个派别ꎬ儒商精神基于儒家文化的多

样化ꎬ造成了其不确定性的指向ꎬ从而表现出儒商精神“虚性”ꎬ但对于这种“虚性”ꎬ我们并不能消极看待ꎬ
儒商精神这种“虚性”ꎬ并不代表“无”ꎮ它还是有一种整体性的统合状态ꎮ它是长期历史积累形成的这种总

体性的历史文化场ꎬ基于此有了一个整体性的文化价值认同ꎮ诊断儒商精神“虚性”状态ꎬ如何革新或充实

它?可以从定位儒家文化的元基准来定位儒商精神的元基准ꎮ
儒家文化整体性的元基准该如何定位?讨论儒家文化的元基准为儒商精神的整体性的统合性定位起

到了一种基础性支撑ꎮ不然ꎬ儒商精神确确实实变成了一种虚无的ꎮ基于对儒家文化元基准的定调ꎬ使得儒

商精神有一种整体性的统合状态———它有一种元基准来规范儒商精神ꎮ本文选择李泽厚先生对儒家文化

元基准的定位ꎬ其中ꎬ第一种基准定位就是“情本体”ꎬ也就是重情义ꎻ第二就是“实用”主义文化ꎻ第三就

是ꎬ彰显乐感文化ꎮ这体现了儒家文化统合性的元基准ꎮ这种重情谊、重实用ꎬ尤其是重情义和乐感文化相

结合ꎬ可能导向一种积极的方面———民族大义与担当精神ꎬ积极地人情沟通ꎬ但也可能导向消极的一面ꎬ使
儒家文化体现出循规蹈矩的儒吏状态而彰显与官僚政治相契合的文化气质ꎮ而这种气质对于新时代的商

业发展来说ꎬ确实是一种阻碍ꎮ企业家更需要创造性的自由决策而非官吏的循规蹈矩ꎬ目前中国传统文化

学界对儒商精神的界定中ꎬ这方面还比较少ꎮ缺少的原因与人们只认识传统儒家文化指向有关ꎮ不过李泽

厚对儒家基准文化的指向也代表儒家文化的统合性定位ꎬ这个统合性元基准可以淡化政治哲学导向的传

统儒家文化定位ꎮ我们可以统合性描述儒家文化ꎬ进而指正儒商精神的新定位ꎮ所以说ꎬ面向未来的新儒商

重塑变成了一个重要课题ꎮ面向未来新儒商精神内生应找寻哪些文化资源?基于此它有什么发展态势?

八、 儒商(精神)内生的文化资源与发展态势

面向未来的儒商精神在跨文化交往中ꎬ存在于多元的商业文化资源的竞争之中如何占有一席之地ꎬ这
也需要对儒家文化为基准的儒商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ꎬ用管理学的术语就是重构ꎮ当然这种重构不仅仅是

吸收异域文明来补充儒家文明的不足ꎬ还可以通过重新返回历史ꎬ挖掘儒家文化和儒商精神的历史资源ꎬ
来重新定调儒商精神ꎬ具体来说ꎬ就是返回儒家文化在百家争鸣及其以前时期那种原初活跃气氛的状态中

挖掘资源ꎮ比方说ꎬ从«周易»及其«易传»中挖掘体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担当精神ꎬ挖掘其面对不确定

环境的整体性、前瞻性把握与战略思考艺术的思维资源ꎻ挖掘体现合而不同的宽容的跨文化沟通资源ꎮ这
些可能更容易在未来的跨文化商业交往中得以实践ꎬ从而张扬出儒商精神在面向未来跨文化博弈之中的

生命力ꎮ尤其是在与异域文化对比中ꎬ体现有容乃大的这种积极交往沟通的状态ꎮ这些儒家文化资源都可

以成为儒商精神重构的资源ꎮ犹太民族在西方ꎬ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之中ꎬ仍显现出

犹太文化的特异性ꎮ这说明在跨文化交流中ꎬ西方文化也有一些跨文化交往中的消极因素ꎮ而犹太人定居

开封、①并尊孔进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ꎮ②二战之中ꎬ犹太人来到上海并定居下来[１３]ꎮ这也体现出在

跨文化交流之中ꎬ儒家文化助力儒商精神在交往中有优势被选择ꎮ
面向未来ꎬ尤其是在多元商业文化碰撞中ꎬ儒商精神内生并非自发内生ꎬ而应是主动催生ꎮ相关研究就

指出当代中国商业活动中ꎬ体现儒商精神正能量的这种企业家ꎬ并不多[１４]ꎮ所以说ꎬ面向未来儒商精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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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还需要主动干预促成其内生ꎮ就目前来看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催生儒家文化ꎬ进而催生正面的积极

的儒商精神ꎬ这也意味着儒家文化其“大传统”正在重塑ꎮ它将结合家庭教育这种“小传统”催生儒商精神ꎮ
儒商精神已成为社会话题ꎮ这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推广下变得更加积极活跃ꎮ儒商精神的讨论不仅仅是商

界的ꎬ不仅仅是人文学的ꎬ在日常生活中它正在主动地进行创造性转化ꎬ这为儒商精神内生ꎬ提供一种生生

不息的社会文化场ꎮ这也为微观心境中主动选择并塑造儒商精神提供了一种可能ꎮ

九、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历史溯源探讨儒商精神发展的四个时期ꎬ既有学术研究更专注个别时期的儒商及其精神探

讨ꎮ本文的特色是基于纵向演进探讨儒商精神内生ꎬ这是儒商精神的历史发展佐证ꎮ它是商人基于儒家文

化特定地位主动彰显儒商精神ꎮ而面向未来ꎬ基于历史文化场长期形成的惯习、基于国家主义的主动催生、
基于面向未来管理精致化的文化诉求ꎬ儒商精神内生仍有一定必然性ꎮ而具体的企业和具体的企业家是否

能内生出儒商精神来ꎬ还具有偶然性ꎮ如何使这种偶然性导向一种积极的可能际遇ꎬ这需要主动优化和更

新使儒商精神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ꎮ
传统“儒商精神”是在这种浓烈儒家文化境遇中生成ꎮ面向未来新“儒商精神”需要领导者主动催生与

灌输ꎬ不能再遵循传统儒商精神生成的惯习ꎮ面向未来假如我们仅仅因循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的官本位导

向ꎬ这将严重侵害面向未来提倡创新、提倡创造、提倡更新的现代商业伦理的重塑ꎮ所以说ꎬ面向未来儒商

精神的优化、重构ꎬ尤其必要ꎮ对优化更新儒商精神ꎬ更重要的是回归儒家文化元初资源ꎬ挖掘儒家文化立

派之时的活力精神ꎬ把儒家文化的那种创造性、生生不息、担当精神挖掘出来ꎬ以弘扬出儒商精神强大的文

化自信ꎬ支撑起中国本土管理精致化发展中的文化内涵重塑ꎮ这种返本归新的文化资源ꎬ为面向未来的新

儒商精神的内生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ꎮ不过ꎬ儒商精神面向未来多元文化博弈时期ꎬ既有机遇ꎬ也有它自身

固有历史包袱造成的挑战ꎮ所以说ꎬ我们对儒商精神应该有一定的信心ꎬ同时保持谨慎的乐观ꎬ如何把它引

导到积极的正能量的方向ꎬ学界还应该有所作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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